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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习习好读书

邹贤中

著名作家高尔基有一句名言： “书

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这句话不知道

鼓舞了多少人通过读书走向成功。 翻开

史册， 悬梁刺股、 凿壁偷光、 囊萤映雪

等传奇般的故事比比皆是。

我喜欢读书， 更喜欢在春天读书。

可能有人会说 ， 读书 ， 什么时候都可

以， 为什么一定说春天最适合读书呢？

因为春天读书， 既可以读书， 也可

以阅读春天。 三毛说， 春天， 唯读书和

阳光不可辜负！ 可见， 读书和万物生长

的阳光一样重要。

春天读书， 不是苦读， 而是乐读。

元代翁森是爱读书会读书的人 ， 他在

《四时读书乐》 中写道： “山光拂槛水

绕廊， 舞雩归咏春风香 。 好鸟枝头亦朋

友， 落花水面即文章。” 首句是书房宜人

景色， 次句是春天郊游乐趣， 三四句是春

游回来的感悟。 古人把 “良辰、 美景、 赏

心、 乐事” 当作人生 “四美”， 春天里读

书， 岂不是四美兼备的乐事！

读书是良性的， 是充满温度的。 初中

毕业后， 我外出打工 ， 工厂生活枯燥无

味， 是 《江门文艺》 和 《大鹏湾》 等一本

本打工杂志陪我走过那段难忘岁月。 也就

在那时， 我接触了打工文学， 认识了王十

月、 周崇贤等作家， 也因为这个原因， 我

开始用笔记录打工生活， 书写打工的冷暖

情怀。

读书， 是人和书籍的精神对话， 是灵

魂的交流。 当我们面对满园春色， 面对一

个个精彩的故事时， 聚精会神地阅读， 会

让你身临其境。 一篇优秀的作品， 往往能

引起读者的共鸣， 牵动读者的情感， 它充

满温度， 温暖人的心灵。

读书是安静的， 是润物无声的。 “天

街小雨润如酥”， 讲的不是春雨吗？ 在春

天读书， 更可以在不知不觉间抚平你内心

的浮躁， 改变你潜在的气质， 这也就是所

说的 “腹有诗书气自华”。

读书不能改变生命的长度 ， 但能拓

展人生的宽度 ； 读书不能改变生活的纬

度， 但能提升精神的高度。 还说什么呢？

赶紧捧上一本好书 ， 莫辜负这美好的春

意

!

水田里的居民

钟云省

春雨一来， 稻田被犁过以后，一

块块就成了水田了。 表面上看，浅浅

的水田什么也没有，其实，只要你愿

意蹲下来，你会发现水田里原来居住

着不少的居民呢！

青蛙当然是水田里的第一号居

民。 它不但数量多，而且爱热闹，有事

没事都爱唱两句。 特别是到了晚上，

整个水田都是青蛙的世界了，不管大

蛙小蛙“男”蛙“女”蛙，都要出来修嗓

子。 青蛙是水陆两栖客，它们时而深

入水田里面，秀一秀它们快捷而正宗

的“蛙泳”；时而又登陆岸上，作扑腾

跳跃，让人羡慕不已。 因此，青蛙常常

成为农村孩子们的启蒙老师，成为大

家的偶像， 孩子们都爱跟它混在一

起，在大地上摸爬滚打。

水田里有一种叫 “挖土机 ”的虫

子，它的样子像蟋蟀，但不会跳跃，只

会爬行。 它在水田游得快呀快的，那

样子好像不会水性， 但却沉不下去。

在田埂上， 它却能迅速地挖开土壤，

钻进去，一下子就不见了，是真正的

“土行孙”。 我们小的时候，常常捉住

它 ，奴役它 ，让它挖地躲藏 ，非常有

趣。

“叫化子听炮响 ， 蚂拐子听水

响！” 水蛭在乡下都叫它 “蚂拐子”。

只要水田里一有风吹草动 ， 蚂拐子

跑得比救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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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快 。 在田里劳

作的人， 没有谁不害怕它 。 特别是

孩子们， 一听到田里有蚂拐子 ， 马

上掉头就跑。 蚂拐子看上去软软的

没有骨头， 但它的嘴比蚂蚁还厉害，

一旦咬住你就再也别想脱身 。 蚂拐

子咬人是不声不响的 ， 它不知什么

时候便爬到了你的腿上 ， 在你的血

管上已经喝得饱饱的了 ， 你往往仍

旧没发现它。 它找血管和取血的功

夫永远值得医院里的小护士学习 。

看到医院里的小护士为孩子输液时

老是找不到血管 ， 而将孩子刺得哇

哇大哭时， 我就想到了水田里蚂拐

子的绝顶功夫。

在水田里劳作的人们 ， 谁没有

受过蚂拐子的害？ 被咬得鲜血淋漓，

蚂拐子还不肯松开，还到死都要爱 。

所以被蚂拐子咬过的人 ， 都有过折

腾蚂拐子的经历 。 每当捉到蚂拐子

的时候， 大有捉到小偷和俘虏的快

感。 记得我小时候捉到咬过我的蚂

拐子时， 第一个想法就是将它五马

分尸。 谁知道，将蚂拐子断成两截 ，

它的两段各自为伍 ，爬行得更快了 。

这时候，我更加来气了，就用一根小

草将它的身体给全部翻转过来 。 但

蚂拐子实在太厉害了，过不了多久 ，

它又可以自己给翻转过去 。 这个家

伙， 最后我折腾了好久反而将自己

折腾得筋疲力尽了。

水田里还有一种动物是让人胆

颤心惊的，那就是泥蛆。 它的形状像

蛆，它的嘴特别厉害 ，在你腿上咬一

口，三四天过去都又痛又痒。 比野蜂

咬一下还可怕。

黄鳝和泥鳅也是水田里的常客。

特别是黄鳝， 它们像一台台钻机，老

爱钻洞。 如果哪一畴田老爱漏水，那

一定是黄鳝干的好事。

除了这些 水田里还有许多小鱼

和田螺，还有“水上飘”和许多叫不出

名的小虫子。 更早的时候，水田里还

有乌龟和甲鱼，有许许多多消失了的

生物， 它们曾经是一代代人的天堂。

但是随着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随着森

林和气候的变化，水田里的居民一批

一批地消失了。 就连那再生能力极

强，让人闻风丧胆的蚂拐子和泥蛆都

渐渐销声匿迹了。

但是，我多想那些消失了的居民

慢慢地回到水田里来啊！

春荒的口福

陆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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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 白萝卜才两三分钱一斤，

辛辛苦苦挑一担进城 ， 也就赚个脚力

钱。 卖不出的萝卜， 一个一个和泥切作

四股， 用麻线串起， 挂上土砖墙凉个半

干， 擦盐入坛

,

腌制萝卜干。 天天萝卜

丝 、 萝卜片 、 煨萝卜 、 萝卜汤 、 萝卜

干， 吃倒胃口， 男男女女的嘴角冒出虚

火的红印。 依照传统年俗， 大年三十，

家家户户用猪头、 猪骨熬煮一龙头锅年

庚萝卜， 作为年节里必上的一道汤菜。

起初一两餐 ， 觉得油星滑腻 、 骨香浓

郁， 吃起来十分解馋。 少吃多有味， 多

吃冇点味。 餐餐萝卜汤吃腻了嘴， 我们

小孩子便极少朝汤碗里动调羹， 坐上桌

就专盯着碗里分量不多的鸡鸭鱼肉。

萝卜汤成为父母的专利， 每顿一大

碗， 边吃边念叨萝卜的嫩香。 晚上当点

心， 我不愿吃， 母亲好言相劝： “冬恰

（吃） 萝卜夏恰姜 ， 不用医生开药方 。

咯萝卜秧嫩， 骨头汤雪白， 好恰又是大

补咯， 吗理不多恰点子嘞？ 咯汤里放哒

老鼠药是啵， 多恰一口就会烂 （毒） 死

人啊？” 骂归骂 ， 母亲还是心照不宣 ，

为我炒一碗最爱吃的酱油饭。 一大龙头

锅萝卜汤 ， 通常过了正月十五尚未吃

完。 遇上气温高了， 有点发馊， 父亲舍

不得， 仗着肠胃好， 将就着吃几餐， 直

到味道实在太重， 才弃作猪食。

那时过年， 家里只割几斤肉， 称两

条鱼， 宰两三只鸡， 出了节大都告罄。

青黄不接， 新鲜蔬菜渐次断档， 一直延

续到端午节前后， 每餐摆上八仙桌的都

是盐菜、 萝卜干、 腊八豆， 难得打一次

牙祭。 吃得肠胃发慌， 又徒然怀念起猪

骨萝卜汤的油腻醇香。 屋场里的堂客们

个个嘴馋， 经常善解人意地弄些吃的花

样， 斢换口味， 弥补春荒的口福。

惊蛰到了， 一夜暖风潜入， 乌云裹

挟雷声， 炸醒蛰伏的生灵。 春雨淅淅沥

沥， 浇化沉寂的大地。 阳光温和助力，

地菜子探出嫩芽。 不几日， 山坡路边苔

藓绒绒、 绿草茵茵， 铺就地皮菇湿润的

温床。 一大早， 女人们习惯聚集在正堂屋

阶基梳头。 一位堂客一边侧头梳着乱发，

一边自信地说： “昨夜咯雷嘣噪， 今日天

晴， 山上肯定起地皮菇哒。 我们去捡餐地

皮菇来恰不？”

堂客们一呼百应， 我们几个小孩子主

动提着提箩， 跟着走上后山坡。 小木耳般

的黑绿色地皮菇， 夹杂在浅草苔藓中， 铺

满土层肥厚的向阳坡地。 我们喜不自禁，

一撮一撮尽兴捡拾。 不足一个时辰， 家家

收获大半提箩。 来到门前塘， 精心拣出草

屑， 一遍又一遍淘沙去泥。 摊进米筛， 搁

上瓦楞晾干水气， 干干净净的地皮菇晶莹

剔透， 泛着墨绿的光泽。

满怀期待， 等着晌午饭。 “滋滋” 几

声响过， 灶屋飘出菜油的袅袅熟香。 一大

碗酸辣椒炒地皮菇端上桌， 辛香刺鼻， 筷

子未动， 早已口舌生津。 赶紧盛上一碗米

饭， 扒一口堵住口水， 急切夹一小束地皮

菇塞进口中。 清淡的地皮菇中和辣椒的咸

辣酸涩， 口感细腻滑润 ， 酸爽得恰到好

处。 不一会， 一碗地皮菇炒蛋上桌。 淡黄

墨绿间杂， 点缀青绿的野胡葱， 鲜香热烈

诱人， 沁人肺腑。 我对桌上的盐菜、 萝卜

干、 腊八豆老三样视而不见， 紧盯两碗地

皮菇， 狼吞虎咽三碗饭。 放下碗筷， 打着

饱嗝， 额头冒出汗珠。 撮口喝吸着起身离

开， 眼光瞥向桌面， 似乎意犹未尽。

双季稻普及， 清明早稻谷种落泥。 为

保险起见

,

队里浸种育秧时， 都要多浸泡

一些谷种。 草灰消毒温水催芽， 掌控得好

发芽率高， 便会剩下一两担芽谷， 分给各

户做糖芽粑。 堂客们欢天喜地， 用撮箕端

回家， 倒进簸箕篮盆 ， 抢着晴好天气晒

干。 屋场里只有一个碓坑， 堂客们带上簸

箕绢筛， 排队依序， 吱吱嘎嘎跶响碓坑，

舂碎芽谷。 用粗格绢筛过筛， 筛出粗麦面

粉一样的咖啡色芽谷粉 。 掺入少量糯米

粉， 加水揉成团， 放进木甑垫布蒸熟， 便

做成了糖芽粑。

揭开木甑， 热腾腾的糖芽粑如棕黑的

荞麦馒头， 溢出谷芽的甜香。 夹杂斑斑点

点的谷壳， 吃起来口感粗粝， 有麦芽糖甜

腻腻的味道。 那时农民过年， 计划供应的

白糖人平二三两， 一年到头尝不到甜的滋

味。 咬上一口糖芽粑， 似乎唤醒味蕾， 找

回久违的甜蜜味觉， 禁不住满口涎水。 我

一连吃下四五个， 顿觉神清气爽， 飞快地

滚着铁环， 一口气跑上晒谷坪。 糖芽粑撑

饱了肚子 ， 晚上不想吃点心 ， 回味着甜

腻， 一觉睡到大天亮。

春插之后 ， 家家餐桌仍是咸菜老三

样， 新鲜菜只有我们小孩子极不愿吃的

甜菜。 阴雨连绵 ， 有时队里特许妇女们

停工一天 ， 在家洒扫浆洗 ， 做做女红 。

早上 ， 一位好吃婆娘 ， 走东家窜西家 ，

叫拢几个堂客 ， 商议说 ： “唉 ， 咯上滩

月份口硬是冇点味 ， 今日冇事做 ， 我们

凑拢来搞餐米豆腐来恰不 ？” 正好和着

几位的心意 ， 每家出半筒米 ， 倒进木制

大饭兜子， 用温水浸泡 。 中午泡发 ， 轮

番上阵推耒钩 ， 用石磨磨成米浆 。 掺入

少许石灰粉搅匀 ， 倒进白布袋 ， 扎紧袋

口， 放进柴火灶灰堆里 ， 吸干水分 。 半

糊状米浆装入脸盆 ， 搁到大灶龙头锅蒸

熟， 米豆腐大功告成。

堂客们分工合作， 烧的烧水， 切的切

米豆腐丁、 盐菜、 萝卜干、 葱蒜。 油盐酱

醋备齐， 一番炒煮调配 ， 连汤米豆腐出

锅。 黄中带白的米豆腐丁， 浸润在浮着猪

油星子、 葱花、 盐菜末的汤汁中， 满屋酸

香四溢。 舀上一调羹， 和着酸汤细嚼， 碱

味与酸香回环， 萝卜干的生脆与米豆腐的

柔嫩交融， 酸爽滑润， 不涩不腻。 抢先吃

下两饭碗， 胃脘舒暖， 面颊潮热， 浑身舒

坦。 娘舀上一碗， 叫我端给一位老娭 。

老娭 猫着嘴吃几口 ， 感激不尽 ： “哎

呀， 我咯些冇牙子咯人 ， 就想咯样咯味

啰。 徕几呃， 你去告诉咯些好媳妇， 劳烦

他们记得我哦！” 老娭 吃完， 我端碗返

回， 心里觉得暖暖的。

萝卜汤、 地皮菇、 糖芽粑、 米豆腐，

虽不是美味珍馐， 却传袭春荒时节的味觉

记忆， 令人回味一辈子。


